试论新南社与南社的关系
曾景忠
南社自1909年11月在苏州正式创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由盛而衰。至1923年，柳亚子等人又发起组织“新南社”。新南社好景不长，不到两年时间，也偃旗息鼓。而南社的其他分支组织的活动还断续出现。那么，新南社的成立在南社发展历史上处于何种地位，新南社与南社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以往，一般论著均遵循柳亚子《南社纪略》所作的结论：“新南社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南社便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即原来的南社已经消亡。实际情况似乎并非那样简单。本文试就新南社与南社的关系作一研讨。
新南社是南社应对危机的产物
新南社是在南社发展过程中应对危机而产生的。所谓危机，一是南社的内讧和衰歇，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撞击。
先说南社的内讧。1917年，南社内部因对同光体诗的争论，柳亚子以南社主任的职权开除朱鸳雏和成舍我出社。此事激起了部分社友的反弹，南社内部出现了一场几近分裂的危机。柳无非编的《柳亚子年谱》说：“以论诗引起南社内讧，虽得社友大多数支持”，但柳亚子“不愿再参加社务”1。柳亚子自己说：他“受了刺激，觉得心灰意懒”，“态度全趋于消极”，“决定洗手不干”。1918年南社机构改选时，他推荐姚光（石子）为主任。姚虽获多数票当选2，但此后几年，南社活动渐呈衰歇，有两年竟“社务进行，完全停顿”3。柳亚子是南社成立后多年的核心人物。姚石子认为：“重整南社，非亚子不可！”41922年6月11日，南社第十八次雅集，经通讯选举，仍选柳任社长。但柳仍执意不就5。显然，他不愿意在原来南社的组织框架内活动了。
柳亚子于1923年4月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吐露了自己的心情：“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日新又新之说也。潮流澎湃，一日千里。吞养（氧）吐碳，舍故取新，苟非力自振拔，猛勇精进，欲不为时代之落伍者，乌可得哉？！”6这里似乎预告了他为避免做时代的落伍者，准备“舍故取新”，“力自振拔”，丢弃旧团体，开创新组织，以振拔南社的决心。那“一日千里”澎湃的新潮流，正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撞击，是南社遇到的另一种危机。正当南社因内讧衰歇之时，新文化运动正风起云涌。陈独秀、胡适鼓吹的文学革命矛头直指旧文学营垒。在反清革命中，南社还是文学先进，南社也高擎过文学革命的旗帜。但此时，它却经受着新的文学革命浪潮的冲击。胡适点名批评南社柳亚子，说：“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祇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7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8 1916年8月，胡适所写《“文学革命”八条件》中分层次解说：“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9
有论者分析，这文学革命八事，是以南社为背景，系因南社而立言。10胡适所反对的，恰恰是南社诗文中不愿丢弃的传统。当然，胡适的主张中，有的地方，例如主张诗文不讲对仗之类，也不一定恰当。但其总的趋向是正当的，其潮流势不可当。尤其是他们主张的白话文运动，让书面语接近口语，让文学接近大众，这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而南社成员饱学古典诗文，他们中多数人不赞成白话文，这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对象。至于“诸君莫笑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11 之句，更是胡适对南社人的藐视和讽刺。关于文学革命，白话文和白话诗，南社中梅光迪、胡先骕、柳亚子等人与胡适有过激烈交锋。12 

不过，柳亚子在新文化运动的撞击下，逐步改变态度。据柳亚子自述：“对于这一个运动（新文化运动），我原是同情的，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权，以至打倒孔家老店，在我都是很早的主张。欢迎德先生（民治）和赛姑娘（科学）来主持中国，我当然也举双手赞成。剩下来的，只有打倒旧文学一点，因为习惯的关系，最初觉得不能接受，到后来也就涣然冰解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柳亚子“于是就有改组南社的计划出来”13。 

叶楚伧起草的《新南社发起宣言》中说：“南社在提倡民族气节以后，引纳世界潮流以前，中间经过几次困阨，被人指摘处也不少。然而这些都是新南社孵化的动机。发起新南社的，非但不愿引为耻辱，并且将深自庆幸。”14
柳亚子说：“旧南社的旧朋友，除了少数先我觉悟的外，其余抱着十八世纪遗老式的头脑，反对新文化的，竟居大多数。那末，我们就不能不和他们分家，另行组织，和一般新文化的朋友携手合作起来。这新南社便应运而生，呱呱堕地了。”15
1923年5月，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南社成员）与新文化运动营垒的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徵八人，共同发起成立新南社。9月10日公开发表《新南社发起宣言》，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成立。
新南社继承了南社的统系
新南社是从南社分化出来的，但新南社的血缘和统系仍属于南社。
新南社对南社的旗帜没有丢，而是利用了南社的旗号。柳亚子回忆：当他有改组南社为新南社的计划时，叶楚伧主张：“南社的基础可以利用，丢掉未免可惜。” 16故而，新南社继续使用南社的名称，只在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
新南社是从南社母本上长出的新枝，在新时代继续南社的生命。叶楚伧起草的《新南社发起宣言》中说，新南社是由南社“孵化”而来：“南社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纳的时代。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的落伍者。”“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机关，同盟会经几度改革以后，已有民众化的倾向。新南社当然要沿袭原来的使命，追随着时代，与民众相见。” 17新南社沿续南社的事业，更新南社的使命。
对于新南社与南社的关系，当时论者亦视新南社对南社不是废除，而只是改组。高圭著文称：柳亚子“嫉夫旧文学为向来文妖、乡原所窟穴，思欲扫荡而廓清之，非改组不为功，于是乎有新南社之组织。” 18新南社宣示的宗旨方针：（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类的气节。（四）发挥民族的精神。（五）指示人生高远的途径。19对比南社创立时“本非无疾以呻吟”，“毕竟伤时而涕泣”，“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陈去病）的气概20，“存国魂”，“存国学”，“作海内文学之导师”（高旭）的目标21，“思振唐音”“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柳亚子）的志气22，新南社宗旨除第五点比较虚空，第二点“引纳新潮”有新意，其他各点均与南社创立时的宗旨，基本相同，发扬民族精神，崇尚气节，均为一脉相承。
新南社发起时的基本队伍，也是原南社成员为基干，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是南社的旧人，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徵是新加入的。尤其是在领导成员中，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为编辑主任，叶楚伧、吴孟芙（叶楚伧夫人）、陈布雷为干事，胡朴安为会计，余十眉为书记，除个别人外，几乎全是由南社的骨干作班底。新南社领导人仍是南社的核心人物柳亚子。
新南社的活动方式，基本上也是承袭了南社的传统，一是聚餐雅集（每年二次），二是编辑诗文刊物。新南社成立时，曾计划要出《新南社月刊》，《新南社丛书》，比南社的出版物规模还要扩大，不过实际上只出了一期《新南社社刊》。郑逸梅说：“新南社的计划虽很大，可是计划都没有落实……新南社丛刊（书）成为一句空话，那《新南社月刊》也属难产。”23 

柳亚子本人也承认，新南社是属于南社的统系。他说：“我平素主张新南社是继承南社的系统的。”24 

新南社之新和柳亚子的激进
说新南社与南社一脉相承，并非否认新南社比南社有出新之处。比如：前述新南社宗旨中“引纳新潮”，就是南社宗旨中没有的。而这在新南社编辑的刊物中也有所体现。
新南社出的一期社刊，与以前南社丛刻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它不用文言文，而用语体文；一是增加了世界新潮的介绍。新南社这唯一的一期社刊中，有沈玄庐撰写的《最近的新俄罗斯》，邵元冲撰写的《英国的新村运动》，陈德徵撰写的《诗人拜伦底百年祭》，高尔松、高尔柏合撰的《加纳博士底妇女参政运动论》，以及几篇译文，显为“引纳新潮”。
新南社之出新，主要是因为柳亚子的激进。柳亚子是南社里的激进派。他的思想是不断求新的。他奉行汤之盘铭里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柳氏《南社纪略》中作“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25他对白话文的态度，反映了他不断前进，紧跟时代的步伐。他说：“新文化运动发现（生）之初，文言白话的争论，盛极一时。我最初抱着中国文学界传统的观念，对于白话文，也热烈的反对过；中间抱持放任主义，想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最后觉得做白话文的人所怀抱的主张都和我相合，而做文言文去攻击白话文的人，却和我主张太远了。于是我就渐渐地倾向到白话文一方面来。同时，我觉得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26这表现出柳亚子与时俱进的态度。
当然，传统习惯的势力是强大的，要作改变，难度很大。国学根基深厚的南社成员，习染于文言，要让他们接受白话文写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南社中大多数人仍然反对白话文。
柳亚子的激进还表现在他的超前意识。比如，他撰写的《新南社布告》中说：“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族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踏实的研究。”这几句话带有柳的个人色彩，其思想主张明确，全然是新的。“社会主义的实行”提法，就有超前的意味。柳亚子分析，可能这是连与他一道发起创立新南社的叶楚伧也不满意的地方。27
对于新南社的宗旨方针中“整理国学”的提法，柳亚子也表示存疑，他怀疑国学有没有整理的价值，甚至赞成陈独秀“牛糞里寻香水”的说法。28
新南社的出新和激进，还有一个政治背景，这就是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秘密影响。新南社的成立正好发生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际（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试图在文化界扩展影响。参与发起新南社成立的邵力子、陈望道都是中共早期党员。陈望道回忆：“拟议成立的新南社，是在党（中共）发起的初期，想把南社改造成新的（文学团体）。29”参加新南社的沈雁冰、沈玄庐、叶天底也都是中共党员。新南社社刊中还推介中国共产党编的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中国青年》。
尽管柳亚子和新南社人士思想激进，紧跟时代步伐，但他们毕竟旧学根柢深厚，他们的诗作仍是旧体诗，爱用典，不脱传统诗词窠臼。
随着当时政局的变动，新南社的骨干人物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等人，都投入国民革命运动，也无心于新南社的活动。因此，新南社历史短促，从1923年10月正式成立，到1924年（民国十三年）十月十日第三次聚餐会开会后停止。30柳亚子说：“我们知道……要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于是替方新的中国国民党努力，连新南社也丢在九霄云外了。这便是新南社停顿的真原因。这样，新南社从成立到停顿，有一年半的寿命”31。新南社的活动迅疾结束。
新南社成立，南社没有消失
柳亚子认为，在成立新南社后，南社的历史就结束了：“自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新南社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南社便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32 然而，实际上，南社并未因新南社的成立而消失。
柳亚子说：“南社的活动，到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南社丛刻》）二十二集出版后完全停止。”33事实并不尽然。1923年10月14日新南社成立后，原南社的活动还继续存在。《南社史长编》一书中记载：
1923年10月21日，社员田桐发表《致南社社友书》，主张将参加国会贿选总统投票的议员开除出南社。2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13人发表启事，宣布同意田桐的主张。12月，《南社》第二十二集出版。
1924年4月，胡朴安编辑《南社丛选》，傅尃、汪精卫、柳亚子先后作序。6月1日，南社主任姚光要求未收到《南社》第二十一集及第二十二集的社友，提供通讯处，以便补寄。
1925年4月25日，南社北京社员宋琳等于中山公园举行雅集，分韵赋诗，并拟汇刻。8月27日，宋琳致书陈去病，报告该次分韵诗汇集的情况。
同时，南社湘集一直在举办活动。南社成员朱剑芒说：1922年6月11日南社第十八次雅集后，“南社之陷于停顿如故，于是长沙之南社湘集遂代之而兴。”34傅尃早在1923年初秋著文时就说，南社经过发展以后，“其失也滥”，“遂至门户相轧，意气相倾，始以龃龉，终之离异”。他为社事担忧，云“中兴之图，抑其有待。”35新南社成立后，傅尃对另起炉灶之举不满，表示：“同人为欲保存旧观，爰就长沙为南社湘集，用以联络同志，保持社事，发扬国学，演进文化。”而诗文“均以文言为准”36。此举显然以继续南社传统自任，与新南社唱开对台戏。37南社湘集于1924年1月1日发起，4月6日在长沙举行第一次雅集，推傅钝根为社长。“继续南社，就长沙组织，以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为宗旨。”3810月7日，举行第二次雅集。11月，《南社湘集》第一期出版。社刊均以文言文为准。1925年3月26日，南社湘集举行第三次雅集。9月《南社湘集》第二期出版。南社湘集其后断续举行雅集活动，直到1937年4月3日进行第十五次雅集，8月出版《南社湘集》第8期。《南社湘集》排印方式与《南社丛刻》本同。有学者称，它成为新南社结束后，唯一保留南社骨干的分社。39 

南社湘集1926年4月出版第三次姓氏录，共著录129人。湖南人最多，广东人次之，江苏人又次之。40很重要的是，南社两个元勋人物陈去病和和高旭都参加了南社湘集。这似乎表明，南社湘集不纯然是一个地方性分社。有的学者分析：南社湘集发起人中有南社成员陈去病、余十眉、姚光等多人。南社发起人中的三分之二和参加南社创立的17人中的5人参加了南社湘集，从而认为：南社湘集“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组织”41。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南社湘集与新南社对阵，但陈去病和傅尃二人，则既参加新南社，也参加南社湘集。柳亚子称其为“跨党分子”42。这些或者恰恰证明，新南社与南社湘集都是南社生命的延续，本是一家人。柳亚子也说过，因为对新文化的不同态度，他“不能不和他们分家”43。可见，新南社是从南社分家出来的。南社分裂繁衍，南社并未消失。
此外，南社成员嵇鼎铭约集同好，于1934年12月26日在湖州表示要发起重组南社。1943年6月7日，朱剑芒在福建永安组织南社闽集。据朱氏回忆，南社闽集正式成立（1945年春）后只隔4个多月，抗日战争胜利。其后有过一年半时间的活动，只举行过一次雅集。44 

可否这样理解，新南社成立和南社湘集与之并存，好像南社这条河流，一水分为二流，二流还有交汇，此外还有其他涓涓细流。1923年6月19日，李沧萍致书南社主任姚光云：“吾南社有十余年、二十余集之流传，似不应遽尔中止。亚子先生改组新字，各各并行，亦未为不可也。”45姚光复书李沧萍说：“今光复功成，同社多有异趣，原有改组之必要。惟必欲随波逐流于所谓新文化中，窃期期以为不可也。其旧者将再出廿二一集，此后在弟无能为役矣。”46姚光是柳亚子推举当南社主任的。他主持的第十八次雅集已经再次选举柳亚子当社长，而柳坚持不就。现柳亚子已投入新文化运动之流中，他既不愿跟着柳亚子走，但也不便与柳唱对台戏。于是，原南社的活动停息。而南社这个躯体，似乎有些部分休眠，有些部分还在活动，并且活动着的部分又朝着相互对立的方向。
柳亚子反对抛却新南社复兴南社
新南社结束后，一些南社社员一再要求恢复南社的活动。但柳亚子反对抛却新南社复兴南社。后来成立了南社纪念会，又出现了南社力量的汇流。
1928年11月12日，由陈去病、朱梁任发起（也将柳亚子和朱少屏列名于内），组织南社二十周年纪念会，当日开会，参加者40人。柳亚子未到会，陈去病临时主席。会议虽然讨论了编辑纪念特刊和诗文纪念册，属纪念活动范围，但会议内容远远超出纪念事项，主要讨论并议决的实际上是恢复南社的活动，如：议决筹备本社（即南社）社务继续进行，到会者均为筹备员；议决本社（南社）组织体制由社长制改为委员制：推胡朴安、姚石子、陈去病、柳亚子、朱梁任为编辑委员；推举沈道非、狄君武、柳亚子、吕天民、邵力子为审查委员；推举陆简敬为会计员；社章修改交审查委员会办理；议决本社失节社员如逆迹昭著，应即除名；议决函致古物保管会，要求将纪念李鸿章的李公祠改为纪念李秀成。会议讨论议案11项。这次名义上是纪念会的会议，但不称“本会”，而自称“本社”（即南社），并称柳亚子为社长，用意是承续1922年6月11日，南社第十八次雅集选举的结果。47这显然是借纪念为名，而恢复中断已久的南社的活动。不过，柳亚子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新南社是继承南社的系统的”，新南社成立后，“南社便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现在抛却新南社，要把南社复活起来，这是开历史上的倒车。”48显然，他是觉得，继续南社的名称和活动，岂不是否定了（“抛却”）新南社成立的意义！
1933年10月4日，南社创始元勋陈去病在苏州逝世。1934年3月4日，柳亚子、胡朴安、朱少屏和上海市长吴铁城等发起，在上海举行陈去病追悼会，国民党中央、上海各界暨南社、秋社、竞雄女学代表共600余人参加，极尽哀荣。晚间举行雅集时，包天笑提议恢复南社。柳亚子反对说：“新南社成立时，旧南社早经结束。现在‘南社’已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今天要把它恢复，这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后来冯壮公调和说，不恢复，但对南社要永久的纪念。49于是为纪念南社，这次聚会决定成立南社纪念会。值得注意的是，柳亚子早就不承认南社还存在，但想不到四年后，他在记载这次雅集时却写道：那天晚上，“举行了一次南社临时雅集，到者社友和非社友共一百〇九人。”50早就认为南社已成历史的柳亚子，不经意间，这次笔下却记载了这是一次“南社临时雅集”，并把参加者分为“社友”和“非社友”。这岂不是承认了南社还存在，还在活动吗？
1935年11月10日，南社同人在苏州虎丘为陈去病举行公葬。晚上到城中又举行了一次临时雅集（也应称“南社临时雅集”吧）。柳亚子说：这两次临时雅集“总有人提议复兴南社”（复兴，是指南社仍然存在，重新加以振兴）。但柳氏认为，南社已成历史，“复兴非但是不必要，并且也是不可能”。“替南社做纪念是可以的”。“但，随时随地碰到南社的人，总会常常的追问着，究竟用怎样的方式来纪念呢，并且到几时才可以有纪念的方式呢？”51可见，南社许多社员对恢复开展南社的活动，怀有强烈的愿望。
是年12月29日，在上海举行聚餐会，柳亚子、陈陶遗、姚石子、朱少屏、黄滨虹、胡朴安、马君武等发起组织南社纪念会。制订了《南社纪念会宣言》和《南社纪念会条例》，宣称：“以纪念南社及新南社过去在文坛历史上的光荣为宗旨”。南社社友及新南社社友为当然会员，同情南社和新南社者，可为志愿会员。每年举行两次雅集。以现存之南社发起人为会长（南社发起人物为陈去病、高旭均已去世，柳亚子为当然会长），另设书记、会计、庶务。52到1936年2月，已有当然会员182人，志愿会员215人。2月7日第二次聚餐，到会157人，破天荒的多。这次推蔡元培为名誉会长，设立编辑部，设文书部、会计部、事务部。3月重新公布《南社研究会条例》。并曾有出版《南社纪念会月刊》和《南社纪念会丛书》的计划。月刊未出。丛书只出《柳溪诗征》一册（已故南社社友周芷畦的遗著）。53一说丛书出二册，另一册为《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54这个团体虽然以纪念会为名，但实际上所做的计划与南社原先的架式差不多。不过后来也没有举行多少活动。然而，这是否可以视为，以“南社纪念会”的名义，原南社的队伍又复归于南社旗帜之下，实现了南社与新南社的汇流。
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柳非杞曾向柳亚子建议从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等人中选一人继任南社研究会名誉会长。55柳亚子答复说：南社研究会不再需要设名誉会长。56可见，虽然好几年没有开展什么活动，但南社研究会还存在着。
同时还要看到，南社湘集直到1935年、1936年、1937年还在举办雅集、出版活动。1943年6月7日，朱剑芒在福建永安还组织南社闽集。57 

直到1949年4月，柳亚子在北平举行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南社活动才最终结束。
从上述可知，新南社结束后，南社活动仍未结束。南社社员要求复兴（或恢复）南社的呼声不断。但柳亚子不同意，他的观点是，新南社成立，南社即成为历史。新南社继承了南社的正朔。如果“抛却新南社”，复活南社，他坚决反对。后来成立南社纪念会，调和统一，纪念南社和新南社二者，实际上以“纪念会”的形式，恢复了南社的活动。
南社老人郑逸梅说：“南社后期有湘集，有新南社，有南社研究会，这一系列的组织，都属于南社的范畴。”58 

有学者表述柳亚子的这个重要立场：“1923年新南社成立之后的发展，就不再纳入南社历史范围。”59受柳亚子观点的影响，研究南社的论著分析南社历史的分期，多数认为南社结束于1923年。60南社结束于何时，这个问题似乎还可继续研讨。
新南社从南社别出一枝的意义
总体而言，南社队伍的根柢，是传统文化的承续者。即以诗歌创作而论，有分析认为：南社诗作，既有“于雄奇奔放中渗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气息，爆发出革命的火花”，“慷慨激昂”的一面；而诗人“绝大多数，还是属于山水田园派，他们寓有隐逸遁世的思想，冲淡闲适的情调，借诗来陶醉自己。也有些凭着灵感，逞着才华为诗而诗的”61。南社承续着传统文人的习性和趣味，视国学为生命。他们向新文化阵营转化，步履艰难。
新南社是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从原先以保存国魂保存国学为目标、传统文化根柢深厚的南社成员中，分化出一部分人，接受新文化思潮和白话文运动，与保守国学传统、坚持使用文言的多数人划清界线，将南社改组成一个新社团，但继续使用南社旗帜。实际上，新南社延续着南社的血脉，是南社别出一枝。它的骨干队伍、活动方式、基本思想保留了原南社的传统，只是适应新时代，增加了引纳新潮的内涵，使用语体（白话）文。
新南社的创立，意味着南社中的激进派试图改变原南社在新文化运动撞击下的保守局面，试图以改组南社来革新南社。故而，新南社接受新思潮，融入新文化，企图振拔南社，改弦更张，具有文化革新、思想革新的意义。柳亚子1936年给曹聚仁的信中的一句话说得不错：“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62 

陈独秀对于世界上永存新旧并立有一段话讲得很透彻。他说：“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境……革新派对于保守派，当然大声疾呼，攻击他的短处，就是有时动了感情，骂几句粗恶的话，也都无妨。若是只望消灭世界上的新旧并立的现象，恐怕是不可能的梦想，因为革新派自己对于将来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旧嬗替，以至无穷，那新旧并立的现象何时才能消灭呢？”63南社在辛亥革命时期是革命派，但到新文化运动勃兴后，它成为保守派了。新南社正是要赶上新文化运动的步伐跟同前进。新南社在南社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即在于此。
可惜的是，新南社没有多少作为。同时，新南社成立后，南社并没有消失，只意味着南社分化为新旧壁垒。新南社并未完全取代原来的南社。与新南社同时存在着南社分支组织，最突出的是南社湘集。新南社创立后，它只是打破了南社新旧混同的统一局面。后来，南社内部一再出现恢复南社的呼声。宛如原先的一条河，一水分成二流，后来又复汇合，南社纪念会似乎象征着这种汇合。
由于民族的灾难和国内政局的激烈震荡，由于新旧文化的撞击，南社后来长期休眠，偶有余响。南社文学终于成为历史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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